
赵 复 三 的 讲 话

在这里我想谈三点意见
:

第一
,

我们生活在大变革的时代中
。

陆学艺 同志在开幕词中讲到
,

现在是大变革的时代
。

周文华书记讲
,

研究社会主 义初级

阶段理论
,

需要研究国际环境
。

这使我想到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
·

加尔布雷

斯和苏联东欧国家 《和平与社会主义》
.

杂志主编缅什科夫两个人的对话记录
。

从 对 话 记 录

看
,

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学者
,

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学者
,

都感到一个共同

间题
,

认为需要重新估价自己的社会制度
,

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

不仅在经济学界 有 这 个 趋
势

,

在政治学界也有这个趋势
。

美 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波特
·

达尔 19 8 2年在 《多元民主

的困境 》 中分析了美国式的多元民主
。

认为 由于相互牵制
,

多元民主成为社会改革中的保守

机制
。

因为任何一部分权势集团都不愿意本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

由于相互牵制
,

社会就很难

改革
。

在社会学界
,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
.

贝尔自60 年代就提出资本主义的文化

矛盾问题
,

进入 80 年代
,

柏克利加州大学的罗伯特
·

贝拉教授又对美国社会生活方式感到忧

虑
。

去年秋在巴黎和法国社会学家哥德里谈话
,

他认为
,

尽管西方科学技术还在发展
,

但西

方社会整个说来
,

处于停顿状态
。

美 国研究 国际关系的重要学者保罗
.

肯尼迪前不久发表一

篇文章 《美 国的相对没落 》 ,

在美国引起了震动
。

近十几年来
,

在美国的学术界
、

思想界已

不再有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种乐观 自信情绪了
。

社会主 义国家
,

无论是中国
、

苏联
、

还是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

也深深认识到
,

社会

主义制度也需要重新估价过去
,

进行全面的改革
。

在世界范围内
,

可以看到
,

现在改革成为

世界潮流
。

这个改革探索的过程看来至少要继续到 2 0 0 0年
。

能不能进行自身的改革
,

是衡量

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制度有没有活力的标志之一
。

也许可以说
,

当前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改革发

展的和平竞赛
。

世界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
,

我们过去 1 00 年的历史就是为今天参加这个竞赛

作准备
。

我想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要联系当前的世界形势
,

把我们 自己放到

世界形势之 中去
。

第二
,

大变革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研究 中国社会
。

前不久
,

我和美国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谈话
,

他认为
: 中国正处于一种 大 变 革 时

代
,

单纯从政治结构
、

政策来理解中国的发展
,

己经不够了
,

需要到农村去
,

到中国社会基

层去研究中国社会的变化了
。

这位美 国学者的想法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

过去我们的经济体制
、

政治体制
、

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是 比较单一的
。

现在经济
、

社会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

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
,

经济体制越来越多样化
,

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有多种因素
,

出现了新

的社会阶层
,

新的社会组织
,

取代了过去起作用的社会组织
。

全面改革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

历史必 由之路
。

在社会学研究中
,

怎样牢牢抓住这些复杂的变化
,

来研究我们的改革
,

促我

们前进
,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

推动这场改革
,

当然需要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
。

马列主

义是从社会实践中概括 出来的
,

到现在人们还未发现有其它思想体系比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

物主义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全面认识社会和世界的变化发展
,

当然马列主义也还有待丰富和



二发展
。

每一种思想体系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
。

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社会基础
,

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的社会相结合
,

就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

中国的社会在变化发展
,

但有的理论认

识也不能不发展
。

最近谈到去年 10 月
,

在华沙举行了一次波兰和苏联学者关于哲学与改革的
`

学术讨论会
,

在 讨论会上
,

一位波兰学者提出
,

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突出的缺点
,

其一
,

错误地认为 已经认清 了国家的全部现实 ; 其二
,

对人的自身缺乏研究
。

波兰学者 的 这 个 意

见
,

值得我们深思
。

我们的社会科学界
,

社会学界在科研
、

理论上是否应当补足 这 两 个 缺

箱
。

费孝通先生在讲话 中提到
,

苏共中央关于重视社会学
,

发挥社会学作用的决定
,

其中提

出了对社会学的要求
。

第一
,

培养劳动人民的科学世界观
;
第二

,

配合实施苏联 国 家 的 政

策 ;
第三

,

希望社会学集中研究苏联最迫切的社会 问题
,

充分发掘人的创造潜力
。

苏联对社

会学的这种重视
一

电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

今年 5 月
,

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讨

论会
。

会上着重讨论了 4 个大的题 目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和基本特征
,

社会主义初
一

级阶段的基本矛盾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
,

对社会主义 刃级阶段 的生产力标准如何

正确理解
。

发展生产力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
,

但有时容易被理解为唯一的标准
,

而怎

样衡趁生产力发展又容易被简单化地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
,

它掩盖 了高成本
、

低 效 率 间

题
,

掩盖 了产品质量和社会效益方面的问题
,

掩盖 了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间题
,

掩盖了人的精
一

神面貌问题
。

就缘济来说
,

仅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还是不够的
,

还需要有一整套经

济指标和 泪应的社会发展指标
。

在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面前
,

我们还要认真研究 社 会 的 组

织
、

竹理等方面的问题
,

为此要深入进行国情调查
。

国家的改革
,

离不开我们对国情的了解
,

因此
,

社会学研究和国家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第三
,

我相信
,

社会学研究是会繁荣
,

发展
,

前进的
。

从客观条件看
:

第一
,

我们处于大变革的时代
,

十亿人自觉改造我们的国家
,

这个巨大

的社会实验室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

在这个过程中
,

我们也要研究世界其他 国家的变革

实践
,

吸取外国的经验
。

西方社会在发展中也面临一大堆社会问题
,

在解决社会 问 题 过 程

中
,

创造出他们的一套理论
。

我们对待西方的经验要认真研究
,

同时也知道西方的理论容易

受到的局限
。

对于苏联
,

对于东欧国家
,

对于其他发展中的国家
,

对他们的经验我们也抱同

样的态度
,

吸取对我们有益的部分
;
第二

,

经过将近 40 年的反复实践
,

我们现在有了稳定的

文化政策
,

有比较有利的科学研究环境
;
第三

,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

我们有理论联系实际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正确方针

。

我们的社会学研究
,

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

研究社会学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

以朴实的
、

尊重科学的
、

尊重不同学派的学风来研究 , 第四
,

我们

有团结协作的队伍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

我想
,

这是社会学研究能繁荣发展的保证
。

除上述四条外
,

关于必要的物质支持
, 8月 5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社会科学规 划 小 组 会

议
,

会议将讨论从社会科学基金中提取 1 00 万元作为国情调查的资助经费
。

国情调查
,

包括
一

经济体制当中钓问题
,

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
,

教育发展当中的问题
,

政治体制的间题等
。

社
一

会学在国情调查 中
,

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

有上述的客观条件
,

还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

运用并发展这些条件
。

这样
,

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就指日可待了
。

谨祝我们这次会议在推动我国社会 学发展上迈出新的步伐
,

祝会 议成功
。


